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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外婆家边上的那棵是古榕树，这棵树很
老很老了，有600多岁了，是棵“太爷爷”树。睡前，我有时也会缠着她讲
故事，有好些是关于大榕树，也有些关于小溪，大部分都跟暑假有关。

妈妈一回老家，我就喜欢跑去大榕树那里，在它扎根的小溪边打水
漂。爬树？这可难了，榕树实在太高也太大了，要六七个成年人合抱才
勉强围住，枝繁叶茂，遮住了几乎小半个村子，枝条缠绕犹如蛟龙，我在
树下一站，就像置身在森林中一样。部分树根从树枝上长出来，像一把
把在风中飞舞的胡须，垂到小溪里，妈妈说，这部分露在空中的根叫“气
生根”，但爬上去挺危险的。大舅舅年轻时可真是个“树上飞”，他曾经倒
攀上树给我们看，那动作干脆利落，像猴子一样灵活。只见他先抓牢溪
水边“辫子”树根，稳稳站定，然后慢慢跑跳，再脚一蹬、手一拉，整个人就

“砰”地一声蹿了上去，眨眼间便爬了七八米高。我和表弟看得目瞪口
呆，站在树下仰头望着他，忍不住齐声问：“大舅，你怎么不继续往上爬
呀？怎么只爬到这个小树瘤这儿？第一根大枝丫还远着呢！”大舅轻轻
拍了拍树干，笑眯眯地不说话。树下的二舅却开口了：“这树啊，再往上
爬，就不是好玩的事儿了。你们不知道，树冠上面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小
世界，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树冠层住着各种昆虫、鸟和松鼠，树缝里攀
生着各种蕨类、小树种和青苔，还有偶尔出没的蛇……那上面不只有好
看的风景，它有自己的秩序法则，有自己的生与死，有自己的热闹和安
静。”表弟猛地一跳，指着树干某处惊呼。“对呀。”大舅笑着接话，“还不止
一种呢，有花蛇、竹叶青等，也有晚上才出来的蛇。”我又忍不住仔细观察
起那绿油油的树冠，从层层缝隙中洒下的阳光像碎金般跳跃着，在地上
织出一幅神秘的光影画卷，就像大树中藏着的那个神秘世界，美轮美奂。

春日过去，乍看之下，这树冠似乎没什么变化，但若细细一看，便能
发现其间悄然点缀了几片新叶，嫩绿的树冠平添了几分新绿。随着温润
的春雨细细洒落，叶片愈发鲜嫩，泛着水光，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的清
香。到了夏日，就没什么落叶，那几分新绿享受着阳光变翠绿了许多，宛
如一群刚刚长大的少年，无忧无虑地享受着阳光的宠爱，一阵疾风跑过，
去追赶云了，尽情释放着青春的活力。这时候，老人们总喜欢坐在榕树
下，摇着蒲扇，慢悠悠地聊着家常，布满皱纹的脸上温柔而又惬意。孩子
们则在不远处的拱桥下嬉戏，踩着溪水，溅起串串笑声，清澈的水流从脚
边滑过，凉意沁人。还有一群人围坐在榕树台墩旁，摆开棋盘，楚河汉界
之间杀得难解难分，棋子“啪啪啪”落定的声音清脆可闻，旁边不时爆发
出阵阵喝彩或叹息。而秋天，榕树却不像其他树有那么多落叶。它独立
在村子的上方，像一位沉默的长者，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黄昏后，一阵
秋风将枝叶拍打得“哗哗”作响，仿佛是岁月不经意间翻过的一页。太阳
只剩最后几丝光辉，蝉鸣也随着渐渐秋深而消失，衬得老树那狭长的身
影更加高大。但孩童总喜欢踩着落叶做游戏，“沙沙”作响，看到漂亮叶
子还会捡些回去。冬日的树冠已从翠绿变成了墨绿。家家户户已开始
置办年货，整个村子一片热闹祥和。

抬头一望，这湛蓝的天空，和老树上的天空一样干净。
指导老师：陈伟珍

古榕
城东小学教育集团五年级 叶益冰

窗外月色皎洁，如流水般倾泻在地上，屋内，几盏竹制灯笼散发着温
暖的光晕，驱散了夜的寒冷，将房间映照得格外温馨。桌上那盏尚未完
工的花灯，正静静等待着最后的点缀。

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我想起了跟着周伯学做花灯的日子。周伯是
村里有名的花灯艺人，他能将普通的竹篾、彩纸变成一个个精美的花
灯。起初，我只是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周伯见我就仿佛见到知音一样，絮
絮叨叨地跟我讲有关花灯的知识。他告诉我，一盏传统花灯的诞生，要
经过选竹、破篾、扎架、糊纸、绘图、装饰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细
心和专注，有时一盏复杂的花灯要花费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
成。他总感叹现在的人对这些传统的已经不感兴趣了，很少有人愿意花
精力来了解这些。

时间久了，我对花灯也由最开始的好奇变得感兴趣，我便央求周伯
教我做花灯。从最简单的扎架开始学起，手指被竹篾划破了好几次，汗
水浸湿了衣衫，但当看到一个简单的花灯骨架在自己手中渐渐成型时，
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等我做骨架已经做得得心应手时，周伯便教我做最
简单的单轮花灯。一开始我总是笨手笨脚，不是把彩纸糊得歪歪扭扭
的，就是用力过猛把骨架压断。但周伯从来没有责备我，只是一遍遍地
示范，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让竹篾弯曲得恰到好处，如何让彩纸平整地贴
合在骨架上，如何控制力气不破坏骨架。

渐渐地，我的手法越来越熟练，已经可以自己完成一盏花灯了。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制作传统花灯，我在想能不

能给它装上灯带，发出各种颜色的光；能不能装上转动机，让这个灯能转
动？

周伯听了我的想法，并没有反对，而是鼓励我说：“传统不是一成不
变的，只要根还在，创新就能让它走得更远。”于是，我开始尝试在花灯中
加入LED灯珠，不同颜色的灯带和电池，在电灯上装电动机，使灯可以转
动。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改进，我终于制作出了一盏既有传统元素，又
能转动变换颜色的现代花灯。当那盏花灯在夜晚点亮时，五彩斑斓的灯
光映照在传统的花鸟图案上，仿佛让古老的图案活了过来。

元宵节那天，我和周伯走在街上，街道两旁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
有传统的宫灯、走马灯等，也有像我制作的这种融入了科技元素的现代
花灯。点点灯光如同夜空中的星辰，将街道装扮得如梦似幻。传统与科
技的碰撞，在这一刻绽放出了迷人的光彩。看着人们在花灯下驻足观
赏、赞叹不已，我感受到了传承与创新的力量。

学习制作花灯的过程，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古人的
智慧。传承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更需要我们的不断创新，让传统文化
适应时代的发展。传统工艺，从未消失，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像向阳花永
远追逐着阳光，我也会一直做一个追光者，追逐着传统文化的光芒，带着
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着，一直追光前行。

暖黄的灯光依旧在屋内跳跃，桌上大大小小的花灯已经完工，如同
夜空中的点点星辰。她不仅承载着老一辈人的期望，更承载着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

传统工艺，从未消失，追光之路，永无止境。
指导老师：蓝瑶瑶

追光者
温溪实验九年级 乔诗雨

坚持是什么味道？是舌尖的甜，是额角的咸，是揉碎在时光里的百
般滋味。

坚持是裹着蜜的糖。元旦那场迷你马拉松，5—6千米的指示牌像座
小山峰立在起点。我盯着数字直咽口水，脚底板像长了刺，恨不能立刻
缩回家。妈妈忽然拍拍我的后背，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服传过来，她眼里
的光比冬日的太阳还亮：“跑不动就走，走到底也是英雄。”

发令枪响时，我跟着人群往前冲，风灌进耳朵里嗡嗡响。跑到三千
米时，小腿像绑了沙袋，每抬一步都扯着筋疼。路边的志愿者举着“加
油”牌，我瞅着牌子上的笑脸，突然想起妈妈的话——走也要走到头！于
是我改成小碎步，一步，两步，鞋底蹭着地面沙沙响，像在给自己打节
拍。最后一百米，我竟莫名来了劲，张开胳膊冲过终点线。妈妈递来的
水果糖在嘴里化开时，连带着心口都甜津津的，比任何时候的糖都要清
润。

坚持是带着盐粒的汗。二年级“三独”比赛前，吉他谱上的音符密密
麻麻，像撒了一地的小芝麻。我抱着吉他坐在飘窗上，指尖按在琴弦上，

“滋啦”一声，错音像根小针，扎得耳朵发麻。练到第三段时，无名指磨出
了红印，按弦时疼得我直吸气，谱子被眼泪砸出个小水点。

“算了吧”三个字在嘴边滚了又滚，可瞥见墙上贴着的“加油”便利贴
——那是妈妈趁我睡着时贴的，忽然就舍不得放弃。我把冰块裹在毛巾
里敷手指，凉丝丝的触感压下灼痛，再拿起吉他时，指尖像长了记性，渐
渐能顺着音符滑过去了。比赛那天，当最后一个音符落地，台下的掌声
潮乎乎的，像浸了暖水。领一等奖证书时，我摸了摸指尖的薄茧，突然想
起那些练琴的夜晚，汗水顺着下巴滴在琴箱上，晕开一小片深色，舔起来
咸津津的，却比海水多了份回甘。

原来坚持从不是单一的味道。它是糖在舌尖的甜，是汗在额角的
咸，是把苦涩嚼碎了咽下，再从心底开出花来的奇妙滋味。这味道会跟
着我们长大，在每一次想放弃时，悄悄提醒：再往前一步，就有新的味道
在等你。

指导老师：陈 玉

坚持的味道
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五年级 张瑾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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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家风代代传》

温溪实验学校六年级 林安淇 指导老师：郭海忠

《古诗三首》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四年级 张珂瑜 指导老师：杜慧慧


